
性平教育能等嗎？ 

梁莉芳：兒子能在學校快樂做自己，不是因為幸運 
輔導文粹–性平教育 

在成長過程中，男孩常被要求堅強、陽剛，但這樣的性別印象，來自於

傳統社會的期待，並非性別原生的差異。身為家有小學生家長的梁莉芳，從

兒子在學校的人際相處與學習經驗，反思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每回大選，口水仗總是會越演越烈，政治人物不辯論政策，卻開始出現

漫天亂飛的人身攻擊，特別是針對女性候選人的敵意和歧視，從「不像女

人」到「衰尾查某」。雖然我們家沒有電視，孩子還是能從外出吃飯的小吃

店或是阿公、阿嬤家，敏銳的偵測到這些他聽起來不友善的話語。才剛滿七

歲的他會問：「媽媽，為什麼他們要討厭女人？」「媽媽，什麼是不像女

人？」我得暫時忍著對這些錯誤示範的怒氣（這不是給媽媽增添事端

嗎？），耐心的跟孩子解釋大人們的偏見和歧視是從哪裡來。這些政治人物

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模樣，更加暴露了台灣性別平等教育的缺乏。 

男生還這麼愛哭：當性別成為壓抑 

孩子的幼兒園是混齡班，長得瘦小又特別容易哭的他，常會跟我們哭訴

學校裡大哥哥們對他的不友善，像是：「你怎麼那麼愛哭啦！」「怎麼那麼

像女生啦！」孩子他爸聽到後，常常嚷著要到學校教訓人，我的心裡當然也

充滿不捨，不過，該受到指責的是看似欺負人的大孩子嗎？這些孩子在缺乏

性別教育的環境長大，他們學習和模仿周圍大人的言論，在長成自己的路

上，他們同時深受性別框框的束縛和壓抑。 

有次我到幼兒園接孩子時，有位孩子口中會嘲笑他的大哥哥跑來問我：

「澎澎媽媽，為什麼澎澎那麼愛哭？」（我心裡知道，孩子想說的其實是：

為什麼男生還這麼愛哭？）我彎下身來輕聲問他：「那你難過的時候會哭

嗎？」「哭有什麼不好的嗎？」他看著我，沒有說話。我可以想像，眼前的

這個小男孩第一次哭的時候，或許他受到的是「男生哭什麼哭」的責備和嘲

笑。5、6 歲大的孩子，應該就是從他自身的經驗裡學習到，對男孩而言，哭

是被禁止的行為，哭是不符合男子氣概的表現。但是，被壓抑的同時，孩子

是否學習了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如何照顧自己的情緒？ 

我們上小一的孩子，還是很愛哭，伴侶總是會擔心他會不會因此在學校

被欺負、被排擠，偶爾也會立場鬆動的感嘆：「他（小孩）是不是太愛哭

了？」當孩子在學校出現狀況時，我們的文化經常將矛頭指向家長、反省孩



子，經常不分青紅皂白拿出合群的大帽子，要孩子跟大家一樣，不問孩子內

心真實的感受，不去看看制度和環境上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孩子上小學

後，我也跟他爸爸一樣會有類似的憂慮，不過，我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孩子，

如果他因為性別氣質受到不一樣的對待，錯的不是他，要改變的不是他，而

是大人們的努力還不夠，是性別平等教育還有好長的路要走，是我們的環境

對於人與人之間差異的尊重還要更進步。作為媽媽，我會一直和他站在一

起。 

教育現場需要看見、尊重孩子的差異 

孩子小學生活的第一個學期快要結束了，慢熱的他出乎我們意料的熱愛

學校生活，作為班上個子最嬌小的男孩之一，這件事情似乎一點也不困擾

他，他會說：「可是我跑得很快喔！」老師會稱讚他：「食量驚人、體力超

好！」在學校感到委屈、挫折時，他的眼淚還是撲簌的一秒鐘掉下來，事

後，他不僅恢復得很快，同時能分享掉淚的脈絡和緣由。我們看見他因為思

考和語言能力的進步，越來越能述說自己的情緒。 

瘦小、愛哭的兒子能在學校快樂、自在的做自己，做父母的我們，心上

的大石頭就真的能放下了嗎？ 

孩子的導師曾經找我討論他在學校容易哭的這件事情，但老師從頭到尾

沒有提到「男孩子哭不大好」的刻板想法，而是透過她細心的觀察跟我分

享，孩子的好勝心很重，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期待經常是眼淚的引爆點。在

第一線的教育現場，我們需要更多不以傳統性別氣質評價學生的老師，能尊

重孩子們的差異性。 

學校課程或是活動的設計，是孩子們接受訊息的重要管道，是不是能敏

銳的避免複製和強化孩子性別偏見的安排？例如：孩子這學期的學校運動

會，許多競賽項目都不以性別分組，例如：短跑競賽採取的就是性別混合的

方式，不少女孩跑得像風一樣的快，拔得頭籌，打破大人們狹隘的性別觀

念，我也把握給兒子的機會教育，告訴他性別絕對不是決定能力的依據。 

我其實很清楚，到目前為止孩子看似不錯的經驗，不是因為幸運，而是

許許多多人長期在性別平等教育耕耘的成果，在缺

乏性別平等意識的歧視言論裡，我們的孩子可能會

被認為「不夠像個男孩」，可能會遭受不友善的對

待。所以，性別平等教育真的能等待嗎？真的不重

要嗎？ 

 


